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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一辆战国马车“复活”分几步？
文/新华社记者 何 问 范培珅 张 睿

修复古籍，是门磨工夫

的手艺。方寸之间摆满镊子、

棕毛刷、糨糊、裁纸刀等工

具，在工作台前一埋头，不知

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0 多年来，国家图书

馆研究员杜伟生这样度过

了无数个日夜。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他曾主持过敦煌遗

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

等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

2012 年退休之后，他

被返聘回国家图书馆，除

了继续做修复工作，还会

指点年轻修复师。每个工

作日上午，69 岁的杜伟生

都会赶到国图南区的修复

室，这已成为一种习惯。

“人会得病，书也是”

杜伟生清瘦而健朗，

神态冷静坚毅。由于长期

伏案工作，他落下了颈椎

病。

“人会得病，书也是。”

杜伟生说，“古人常常把书

当作人来看待，书头、书

眼、书口、书背、书脊、书

脚等，全根据人的身体部

位来命名。”随着时间流

逝，纸张会老化、酸化、劣

化……研究显示，如果纸

上的黄斑占比超过 60%，

保存期限就仅剩 50 年了。

修复师要抢救的就是这类

濒危古籍。

在图书馆学、档案学

研究中，人们大概发现了

200 多种食书虫（也称“书

蠹”）。它们和青霉、红霉、

黄曲霉等微生物都是书的

“敌人”。此外，还有一些常

见的人为破坏，例如撕皮、

缺页，或遭遇水与火的“洗

劫”。

敦煌遗书诞生于公元

398年，是国家图书馆馆藏

年代最早的古籍之一。在

修复这些古籍时，杜伟生

曾意外发现，一些书页上

均匀分布着烧灼后留下的

窟窿。看着这些窟窿，他仿

佛看见古人青灯黄卷、皓

首穷经的情景，以及油灯

不小心烧到书页时古人惊

慌失措的样子。他觉得，这

些细节也是历史的一部

分。

“越修胆越小，越做越

谨慎”

敦煌遗书最初修复

时，采用的是行业惯用做

法：将纸张搓薄，在后面贴

纸，对古籍有一定的破坏。

杜伟生说：“那时处于新老

修复理念交替时期。接触

了越来越多的珍藏古籍、

了解了其他可能的修复方

法后，我觉得自己越修越

胆小，越做越谨慎。”

1987 年，杜伟生成了

古籍修缮组组长，敦煌遗

书修复工作因他的坚持而

暂停。1991 年再次启动敦

煌遗书修复时，他从前辈

修复《赵成金藏》以及自己

在英国修复敦煌遗书的经

历中汲取经验，确定了抢

救为主、治病为辅，采取最

小干预的原则进行修复，

最大限度地保护原作的内

容、原料与装帧形式。

杜伟生带领组员以每

月 180 米的速度修复敦煌

遗书，一干就是10年。修复

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种

加蜡的硬黄纸，压干后特别

容易裂开。经过反复琢磨，

他摸索出“分段压平”的方

法，成功攻克难题。

另一个绝活，是在修

复《永乐大典》时被“逼”出

来的。2002年，修复组决定

采用不拆页的方式修复

《永乐大典》。杜伟生只能

把工具伸进古籍中间“掏”

着补，并根据感受不断调

整。今天，这种“掏补”技法

已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

法之一。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

长”

2007 年，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成立。从事古籍修

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古籍修复涉及文物

学、化学、造纸学、艺术学

等学科知识，具有交叉学

科属性。国图新入职的修

复师中，有许多学习化学、

造纸等专业的高学历人

才。一次，有位年轻同事利

用显微镜观察纸的纤维结

构，很快得出了纸张材质

鉴定结果。这让一向根据

经验“摸材质”的杜伟生深

受触动，也倍觉喜悦。他觉

得：比起修书，人才培养和

技艺传承同样重要——

“这个行业虽然不大，但只

要有书，就得有人”。

现在，杜伟生有三四

十个徒弟。他认为，培养修

复人才必须把学校教育和

学徒制结合起来：“专业院

校的优点是博采众长，学

徒制则能把师傅的技艺和

工作习惯传给学生。”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

长。”杜伟生这样评价古籍

修复行业。2001年，他执笔

制定了《古籍修复技术规

范与质量标准》。这位毕生

情牵古书的“古籍医生”，

把赓续传统文脉看成人生

大事：“这不仅是修复师的

责任，更是时代的责任。”

车厢呈方形，两边辅

以两个巨轮，中间以一轴

相连，车轮、车厢拦板上等

均分布着形状各异的金、

铜、银镂空饰件，有几何图

形，也有动物图案。

这辆正在甘肃省博物

馆展出的战国马车出土于

马家塬遗址，仿佛让人穿

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廊道，

窥见西戎贵族的奢侈生

活。

马家塬遗址位于甘肃

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是战国时期一支西戎

部落的首领及贵族墓地。

对此墓地的挖掘起始于

2006 年，截至目前已连续

发掘清理墓葬 78 座，出土

车辆69辆。

“这是我们在马家塬

西戎墓葬中尝试完整提取

的第一辆马车。马车形制

保 存 完 整 ，装 饰 精 美 豪

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副研究馆员刘兵兵介

绍，通过整体清理表面填

土、揭露木质本体，然后提

取车辆表面饰物，并对车

体饰件进行除锈、病害处

理、封护、原位回贴等，才

展现出现在的模样。

刘兵兵介绍，马家塬

遗址出土的车辆以双轮独

辀马车为主，由衡、轭、辀、

轮、舆等数个构件组成，主

体部分皆为木质。高等级

车辆由金、银、铜、锡和各

类质地的珠子进行装饰，

部分车辆表面还有髹漆彩

绘。目前出土的这些车辆

均是为陪葬特制的礼仪性

用车。

“从车辆类型到装饰、

题材、纹样，马家塬出土的

车没有一辆重复的，这才

是真正的‘壕’！”甘肃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谢焱说。

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多

实物，考古人员还复原了2

辆独具特色的战国车乘。

其中14号墓出土的1号车

以金、银等昂贵材质及汉

蓝、汉紫和玛瑙珠等各种

珠子为主，是“豪华”的代

表；16 号墓出土的 2 号车

以髹漆彩绘上贴铜饰件为

特色。

用谢焱的话说，考古

发掘与文物保护复原工作

就像侦探破案一样，需要

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按

图索骥，根据发掘到的线

索，辅以合理的推测，达到

还原历史原貌的目的。

“由于车辆木质构件

已经腐朽，不少出土马车

发生坍塌变形等情况，因

此车乘复原最大的难点在

于对车辆构件的形制、尺

寸、组合关系等数据的发

现与采集。”谢焱说，结合文

献考证、民俗学调查、生产

生活习惯实地调研等，考古

人员还利用“对称”等方法

进行推测还原，比如根据保

存相对完整的车轮还原另

一边变形车轮的大小，或根

据装饰件推测装饰位置构

件的尺寸等，然后在模拟复

原中进行不断修改。

“这些‘壕车’可以说

是古代制造工艺集大成

者。在对出土车辆的解剖

发掘中，我们可以看到当

时木工、金银铜铁匠、布

料、皮革手工制造者等各

个方面的工艺水平。”刘兵

兵说，因此利用原工艺、原

材料复原车辆更是需要群

英荟萃。

谢焱介绍，已经完成

复制的 2 辆车汇集了考古

发掘、金属装饰物的复制、

木料漆器手工、材料检测

研究等多个领域专家的智

慧和努力，历时近4年。以

14 号墓的 1 号车为例，车

上的近 4 万颗料珠都是根

据原成分手工制作的，原

车使用的木材有榆木、榄

仁、柞木等。

现场发掘、数据采集

整合、模拟复原、车件和装

饰件复制、装配……一辆

战国马车“复活”呈现的不

仅是古代社会的生动场

景，更是考古专家们数个

不眠不休的日夜。

“我们希望大家对历

史的理解不只来自史料。”

谢焱说。通过考古发掘、文

物保护与复原等工作为后

人留下更多的历史和实物

信息、让考古发掘文物活

起来，是文物工作的使命

所在。就像现在，西戎文化

已不仅仅只停留在文献的

只言片语中。

为纸张诊病的“古籍医生”
文/《光明日报》记者 王美莹

这是2011年拍摄的出土于马家塬西戎墓葬的一辆战

国马车车軎。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这是2008年拍摄的出土于马家塬西戎墓葬的一辆战

国马车车轮面装饰。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这是马家塬西戎墓葬出土的一辆战国马车的复原效

果图。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